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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家镇无梁殿遗踪
李杰森

一

近日翻捡 《安康碑版钩沉》， 见所录
《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一文，书
中编者注：现存安康市关家乡无梁殿。 为
之一怔，读文始知，无梁殿准确的名字叫
迎真观，是嘉靖年间一个叫吴道真的武当
山净乐宫门下道士凭一己之力花费二十
多年时间把天池山上原有的元真观改建
成“殿宇富丽，圣象辉煌”的宫观，不免心
生向往，因为老家所在的村子与无梁殿所
在的乌垭村距离不过十公里，只知道那里
有座无梁殿，从未听说过天池山，更不知
有过元真观。

立春过后，溪水清明，正是登山时节，
遂在周末约一二老友东出城， 过黄洋河，
经古庙岭， 沿张坝公路斜插至许家河水
库。 水库蓄磨沟河水而成，左岸有学校、商
店和集镇，即为关家镇政府所在地，山色
倒映湖光，粼粼然，跃跃然，追忆他年求学
时光，恍如昨日，当年数十少年中尚有联
络者不过二三，不禁慨叹，嘘唏。

溯水库岸线而上，公路舒朗，溪流涓
涓，行驶愈迫近，山势愈陡峭，转过一隅却
又屋舍俨然、篱落巧致，可惜屋门紧锁者
大半， 少了烟火气的村庄像一位长者，看
似神情矍铄实则倦怠有余。 偶遇一二翁
妪，问去处，热情爽朗，生怕说错了地方，
就连停车位置也给比划得清清楚楚，尽现
乡村温情。 公路尽头在天池山的半山腰，
只有羊肠小道可登顶，落叶婆娑处小道亦
不可寻，在不断试错中，过一山坳又转一
山梁，筋疲力尽、心存疑虑之际忽现一片
洼地，地上残存几处断壁、一块碑石，遂释
然：到了！

站在洼地中央，环顾遗址，整体山势
像一柄歪把的“汤匙”，柄部为制高点，条
石铺就的台阶直达山顶，两侧散落着柱础
石、抱鼓石以及青砖断瓦残片，仔细端详
尚有雕花、瑞兽，精美绝伦，台阶尽头是一
座殿宇的残存，青砖垒砌，基座分明，站在
山巅， 环绕的群山尽在春阳里熠熠生辉；
“汤匙”口沿部分是两座山丘，亦有条石台
阶和殿宇台地， 因山势平缓损毁更为严
重；最底部当是池塘，尚有一汪清泉涵养
一丛苇草，青翠茂盛，天池之名大约由此
而来；池塘之上是正殿，残余几堵矮墙和
一壁高耸墀头，可证昔日的宏大气象。 中
心处竖立一座高约 2 米、 宽约 1 米的碑
石，阳面字迹已漫漶剥落无法识别，阴面
尚有“奉训大夫知金州事萧汝舟”等字样
依稀可辨，与《安康碑版钩沉》所收录文字
吻合，这就是《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
成记》的出处了。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安康文化名流历经
千山万水，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辑录本市
出土或文献记载的碑刻铭文编纂而成《安

康碑版钩沉》，补方志不足，对于认知明清
以来的安康风土人文尤为珍贵。 《修理天
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是其众多篇章之
一，碑文较长，择其要者如下：

“金州古安康地也， 城东南五十里有
山曰天池山也，是名山也，为其绝顶有灵
河水也。其地则山环水绕，云飞烟锁。草木
发幽谷之香也，水映长天之色，诚秦头楚
尾之一奇特也。 先有元真观一所，其去古
未远，制度未备，讵嘉靖丁亥，道人吴道真
者，自武当净乐礼本宫提点戈教静分派备
理二十余年，百堵皆兴其间，殿宇富丽，圣
象辉煌，徽匠就巧之费不下数千计。 ”

碑文中所说嘉靖丁亥， 即嘉靖六年，
是为公元 1527 年。 这是吴道真改建迎真
观的初始时间，加上此前“制度未备”的元
真观，无梁殿遗址迄今已五百余年，在安
康境内堪称奇迹。 文中还记述了建造者的
生平：

“造圣宫事竣而谋请于州曰： 道籍系
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万石乡观头团前坊堡
人氏，父吴万善，爰自正德二年八月将道
真舍之武当前戈教净项为走徒，给帖云游
抵此，苦心励行，索文镌石，以垂久远。 ”

一个江西少年从正德二年到嘉靖六
年在武当山净乐宫浸淫二十载，又用二十
多年时间改建元真观而成迎真观，不可谓
不虔诚。 而明代自成祖朱棣始，道教就被
推崇备至，奉武当山为祭祀之首，至嘉靖
帝更是笃信不怠，把写青词、炼丹药当成
主业，所谓风行草偃、上行下效，故而碑文
写到：

“武当盛地，迎我朝祖宗崇祀之首举，
既自彼分派而建此丕绩，亦不失崇明祀之
兴也。 但树碑大事，当告诸有司，请奉谕行
始不失之陵僭。 道真则具前因告于今州主
之台，已蒙审实准此，始觅镌人刻文于右，
庶几千古世后传之不朽。 ”

在这里，碑文撰写者标明了迎真观与
武当山的渊源，以及镌刻碑石的原由。 石
碑背面还镌刻了参与此次大殿落成典礼
的嘉宾：奉训大夫知金州事萧汝舟、承务
郎抚民同知岳时英、净乐宫提点师戈演觉
等人。 碑文落款为：嘉靖十一年岁次壬午
三月乙酉日，金州癸卯举人华宗元南田谨
记。

三

明成化年间知州郑福主持，白河县令
普晖主笔， 书成安康首部地方志 《金州
志》，之后亦有增补，但均在明末战乱中散
佚，可追溯最早的方志只有乾隆年间兴安
知府王希舜编纂的《兴安州志》，用以传承
和记述的文化符号单薄、空泛。 迎真观建
造落成因其宏大而弥足珍贵。 而《修理天
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从文辞、立意上
讲均够不上大家风范， 却也行云流水，凸
显一方水土所孕育的文化人的气度情怀，
堪为证史文本，用以流传。

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 碑文两处存
疑，一是落款时间，二是碑文撰写者。 先说
落款时间。 碑文落款时间为嘉靖十一年岁
次壬午，而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嘉靖元年
即为壬午年，断不可能十一年后还是壬午
年，明显不合常理。再说碑文撰写者。从碑
文落款看，撰写者应该姓华，名宗元，字南
田，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授金州举人。 但
遍翻《兴安州志》和嘉庆年间《安康县志》
均无一个叫华宗元字南田的举人，倒是找
到一个叫单宗元者， 上面载明：“单宗元，
弘治壬子科举人，河南府判。 ”弘治壬子年
是为弘治五年（1492 年），早于嘉靖二十二
年五十多年，存在明显误差。 华宗元跟单
宗元是否为同一个人？ 碑文撰写者亦存
疑。

历史总会在不经意的转角处留下可
以追寻并加以印证的蛛丝马迹，还原一个
相对确切的时空坐标，不至于让传说或者
伪论断假以史实的面目流传，这既是考据
学存在的魅力， 也是历史表达的客观追
求。 事实上，要想确认迎真观落成的确切
时间和记文撰写作者的真实身份，只需紧
扣落成典礼审批者奉训大夫萧汝舟出任
金州知州的时间和嘉靖癸卯年金州举人
名录，即可按图索骥。

四

《兴安州志·艺文志》收录白河县士人
柴儒撰写《尊经阁碑记》一文，录如下：

“豫轩刘先生分守关南三载， 将洗末
学之芜陋，而进之以圣贤之道。 乃诹诸郡
守萧公曰：金郡僻在一隅，士业其间，少见
经书全籍，必远致而谨储之。 守曰：学校未
兴，提调之耻。 经正以兴庶民，守之愿也。
遂拓地开基，纠工储材，巍然壮观于黉宫
之东。 工兴于庚戌孟夏，成于季冬。 刘，燕
人，名世用；萧，鲁人，名汝舟。 ”

时任关南分守道刘世用与金州郡守
萧汝舟俩人商量建一座图书馆， 称之为
“尊经阁”，工程量不大，工期半年，这里面
有一个明确纪年———庚戌年，这一年是嘉
靖二十九年，即为公元 1550 年。 而在嘉庆
版《安康县志·仕宦表》中记载，萧汝舟知
金州事为嘉靖二十八年，因为萧汝舟见证
了迎真观落成，那么迎真观建成时间只能
在萧汝舟担任金州知事之后。 从《安康碑
版钩沉》所录文字看，由于碑石年代久远，
“壬午”当是“壬子”误辨，嘉靖壬子年即嘉
靖三十一年（1552 年），从嘉靖六年至嘉靖
三十一年，计 25 年，也与碑文中所说“备
理二十余年”吻合。

至于 《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
记》的撰写者是单宗元还是华宗元，倒是
倾向于单宗元。 “單”与“華”字体相近，由
于石碑长期磨损，辨认模糊，将“單”误认
作“華”，当在情理之中。 而《兴安州志》对
单宗元受举人衔时间记录错误，也是造成
对碑文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总有许多巧合。 尽管明时的《金
州志》散佚，但有明一代金州作为散州隶
属汉中府，嘉靖二十一年汉中府同知张良
知着手编纂《汉中府志》，嘉靖二十三年刻
印，记事止于嘉靖二十二年。 《修理天池山
迎真观圣殿落成记》的作者自述为癸卯科
举人， 癸卯年即为嘉靖二十二年 （公元
1543 年），在《汉中府志·选举表》中记录如
下：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举人有南郑县
赵思霄、褒城县张春、金州单宗元、洵阳县
吴乾亨、南郑县张其蕴、沔县陈九州、南郑
县李佩。 时年汉中府授举人衔者七人而
已，金州单宗元列其中。

张良知付梓《汉中府志》之日正是时
年举人名单放榜之时，这种当下记录的准
确性应当毋庸置疑，《修理天池山迎真观
圣殿落成记》撰写者为“单宗元”而非“华
宗元”，也就确信无二了。

五

西安的张羽校友发来信息，言及流水
镇有一处叫碑子埫的地方是安康单氏家
族墓地，碑石尚存，并附图以证，遂前往。

碑子埫原属流水镇七里沟村，现并为
学房垭社区，因树一高大碑石而名之。 下
车后四处打探，一个叫单林松的老人家带
我们在一洼平缓的台地之间找到了碑石
所在，碑石高约两米，碑文仅为两竖排八
个字 ，字体硕大 ，却破损严重 ，左侧可辩
“单公神道”，右侧最上一字残存“氵”，第
二字缺失，第三字左下角存“力”，第四字
下缘部分可辩为“馬”，第三、四两字合起
来可猜度为“别驾”。 别驾是府判的另一称
谓，知府的副职，若与《兴安州志》所载单
宗元的官职印证，碑文可辩读为“河南别
驾，单公神道。 ”明代的河南府建制相当于
现今的河南省洛阳市，可惜案头并无相关
的方志资料对单宗元宦途加以佐证。

老单身体硬朗，态度和蔼，颇为健谈，
我们在夕阳下相谈甚欢。 自言先祖在明朝
时从江西移民搬迁到此，当年见证了墓地
被破坏的始末，自豪的表情下难掩沮丧之
意，话别之际忽然说：还有一块墓碑！ 于
是， 我们在路旁一片荒芜的杂草中翻捡，
碑石一半在泥土里，一半在草丛中，擦拭
干净，上现双钩法錾刻“承德郎单公南田
之墓”。 承德郎在明代为正六品文职散官，
这大约是单宗元留在世上的最终头衔。

倘若真如老单所言，流水单氏祖上是
从江西移民而来，单宗元与吴道真算作江
西老乡，两个江西老表流落在金州这个方
寸之地共同成就一隅文化遗存，焉能不称
美谈哉？

我上大学时已经开始写诗。 第一首诗发表
在《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上。 当时的《飞天》汇
集了一大批大学生诗人，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一所高校任教， 常常在诗
歌、小说、绘画之间彷徨不定。 加之教学任务繁
重，又行政事务缠身，对文学艺术只能抽出点业
余时间和精力。 不过也在诸多省级刊物上发表
了大量的小说和诗歌。

在 2022 年前我的诗歌样貌是这样的：《你
要用心说话》 你要用心说话/用花朵的嘴唇说
话/用风说话/用石头和云说话/在天空的口袋
里/装满了词和句子/用诗说话/洗干净小溪/关
于虚无和美人鱼/我们知道什么/用迷宫说话/
用陷阱说话/关于心语和唇语的区别/我们知道
什么/关于背叛和忠诚/我们又知道什么/此刻，
正是我们交换心的时候/在这个时代/所有语言
都成了泡沫/只有我们的誓言/像树一样挺立/
长在把我们/埋入其中的天空。

这样的诗，是不是很高蹈，空转，和晕眩？不
是没说什么，又不是说了什么。 在说与不说，既
可意会又不可言传之间。我是梦幻主义者。有相
当生涩的浪漫。

大约在 2022 年左右， 我进入时下所说的口
语诗写作。 此前我写着我认为的诗，根本不读中
国诗人的任何作品。在写小说阶段，沉溺于米兰·
昆德拉、纳博科夫、库切、厄普代克、索尔·贝娄、
保罗·奥斯特、卡尔维诺、诺曼·马内阿，几乎买遍
了他们在中国出版的所有作品；同时又迷醉于荒
诞和幻想小说，从拉伯雷、斯威夫特、塞万提斯、
狄德罗、哈谢克一直到卡夫卡、博尔赫斯等。我太
极端，连本省的大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小
说都没读过。 在习诗期间，我读了大量的外国诗
歌，尤其是美国诗歌，最初喜欢史蒂文斯、斯特兰
德、西密克，默温，后来又喜欢特德·贝里根、安塞尔姆、霍洛，苏珊·豪、
迈克尔·帕尔默、瓦斯科·波帕（一个奇妙的塞尔维亚诗人）。转入口语诗
写作后，我才体会到了威廉斯、帕拉、布考斯基等人的好 ，也渐渐把阅
读重点转到了杨黎、沈浩波、盛兴、皮旦、周亚平等中国诗人的作品上。
一种渐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而这种渐变也许在 2024 年得以完成。 这
一年，我写了海量的口语诗作品，一年之内就汇集了 5 本诗集。 我每个
月都会向口红和磨铁投稿。 口红文学发表了我 8 个专辑。 磨铁发表了
我 4 首诗，其中有 2 首刊在了 5 人 5 首上，并得到最高票数的奖励。 这
一年，我不知道在各类平台上发表了多少首诗，仅在陈衍强老师主办的
《诗界杯》上就发表了几百首诗歌作品。

最近读了杨黎、韩东、沈浩波等人的一些诗论，但仍然无法知道
诗是什么，什么样的诗才算是好诗，但基本知道了什么样的诗不算是
好诗。无论是杨黎的废话，还是沈浩波的身体，盛兴的真实性，都无法
令我完全信服。很明显杨黎的废话根本不是什么废话，即便是也能从
废话中听出言外之意，而这言外之意，就是诗吗？ 沈浩波的仅仅用身
体说事，仿佛一触及身体，就会写出像样的诗，但身体是什么，不是大
脑的附属品吗，如果没有那样一颗有感知能力，充满想象力和好奇心
的大脑，身体什么也不是，只强调身体而不顾及其他（尤其是想象），
会给人以独断论的嫌疑；而盛兴对真实性的追求，又会给人“过”的感
觉。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已出现了照相写实主义，那些画家画
的画，比照片还要真实，而中国的冷军们仅仅是拾人牙慧而已；像照
片，或很真实，就一定好吗？事实上我们知道，如果你说某个画家画得
跟真的一样，是对他的讽刺；何况同一个物象和事件，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感受（何为真实感受，诗意的感受），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
年龄段，不同的境遇下，也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写诗应该有一定的诗歌观念，但把某一个观念强调到至高
无上从而谋杀其他观念，是不对的。我是一个多元主义者，我的多元，
源于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也源于对传统和现实的清晰认识。传统是多
元的，文化是多元的，制度是多元的，诗歌也应该是多元的。如果我们
仅仅坚持一元，就很容易落入独断论和必然论的迷雾。天下并没有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诗歌观念和美学原则， 也从来不存在一种观念和美
学一统的局面。 如果坚持口语诗是唯一的，那么非口语就不是诗，反
过来，那些写非口语诗的，也会认为你写的口语诗不是诗。 这样争来
争去毫无意义，也没有任何结果，只为某些人提供了树立权威的表演
平台。好的诗歌，根本不在乎人们给它扣上什么帽子。以约翰·多恩的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为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
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
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
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这首诗是
玄学的，朦胧的，学院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口语的，还是什么什么的？
也许它什么都不是。 它只是一首好诗。 它在十七世纪是好诗，在十八
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照样是好诗，它在未来的人类
史上，也会是好诗。

对我来说，诗来自我生命的所有集合，它至少有这样几个源头：
现实，历史，记忆，道听途说，想象，知识的沉淀和积累等等。每一个向
度都可提供写诗的材料，每一种材料都可能写出好诗。

《自行车》/那时自行车还是挺贵重的/能骑着一辆车去喝酒/本
来就是显摆/喝得大醉后骑车回去/也有很多人刮目相看/但醉成烂
泥了/无论如何是回不去的/于是这位老兄/其实是我爸/生怕自己在
路边睡着时/自行车丢了/就用车链子/把自行车锁在了自己的大腿
上。 这诗源于记忆。 是儿时记忆中一个真实事件———我爸爸，一个醉
鬼。 我爷爷，一个酒鬼。 他们都死于酗酒。

《卢梭》/卢梭把爱弥儿领进森林/教她如何利用树木辨认方向/
爱弥儿很快学会了/很快独自回到了家/卢梭沉迷于绽放的野花/在
夜晚的森林迷了路/后来他碰到了一头熊/他试图让熊安静下来/熊
不听他的/还是吃了他———这诗源于知识的沉淀和积累。不过在诗的
最后我调侃了那启蒙思想家。 越往下写，我越感觉到，我们既可以从
事实（某人，某事，某物）产生诗和诗意，同时又可以通过想象（记忆，
联想，直觉，顿悟）及物、及人、及事而产生诗和诗意。 没有感知和想
象，是无法成诗的。 我们能把事实呈现诗意，须有我们大脑、心灵、想
象的参与。 没看到你可能无法感知，看到了如果没有捕捉能力，没有
长期的诗艺训练，看到了也是白看或一晃而过，如果看到了而没有看
出不同，写出与以往任何作品之同，就不会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诗，
顶多是千百年来人云亦云的重复。而这样的重复害死了真正的诗歌。

于我，诗歌刚刚开始，一种挑战等在后面，潜下心来认真研究以
往的诗歌和眼前的现实最为重要。我希望做得更好，也但愿能做得更
好。

安康城的梧桐不是我们农村
房前屋后的梧桐，俗称法国梧桐。
其实它非法国原产， 最早是由西
班牙培育， 后在英国法国逐步种
植开来。 因叶子与梧桐有几分相
似， 又是由法国人最早将其引种
在上海法租界内， 人们便习惯将
其称为法国梧桐。 法国梧桐的果
实大小和核桃接近，通体浑圆，垂
于细长的果茎之上， 如同一个个
悬垂的小铃铛，学名“悬铃木”因
此得之。

据说它是五大优质绿化树木
之一，成活率高、适应性强，寿命
长。 不但可以美化城市面貌 ，而
且还可以吸尘降噪 ，为行人遮
阴挡阳送去清爽 。 最早与其亲
密 接 触 是 在 上 世 纪 90 年 代 ，
那 时 每 年 春 秋 两 季 的 自 学 考
试多在育才路上的几所学校 ，
考试间隙轻依树干翻阅资料，一
任嫩绿沁人心脾； 也可在树荫下
相互交流。数年光阴倏然而过，我
也有缘从乡村来到安康城里工
作，尽管办公地点换了又换，却与
梧桐始终朝夕相伴， 目及所至不
时就有梧桐映入眼帘， 店铺门前
学校周边行道两侧， 如哨兵似门
卫更像天使，无惧风雨悄滋暗长，
欲与高楼大厦比翼齐飞， 为美丽
城市增辉添彩。

办公室的窗外原来就有一棵
梧桐，其树径盈尺主干数丈，侧枝
旁逸斜出扶摇向上， 遮挡不了室
内光线，反倒会在夏秋季节，不时
送来阵阵清凉。每每劳碌之余，我
就会不由自主悄悄多看它几眼，
缓解身心疲惫， 静听季节变换的
声音。前年初冬时节，因为老旧小
区整体改造，那棵陪伴了我 10 余

春秋的梧桐不复存在， 新植上了
不知名的苗木， 没有梧桐陪伴的
日子， 心里不时泛起空落落的感
觉。好在院子里还有梧桐数棵，依
然如昨，不舍昼夜，踏着四季的节
拍， 送来春的轻柔夏的凉爽秋的
温润冬的祥和。

客居安康的法国梧桐一路走
来，不知不觉长成参天大树，肩并
肩手挽手不改初衷， 守护在街头
巷尾，与高楼大厦遥相呼应，和车
辆行人窃窃私语， 用高大伟岸的
身躯撑起一方绿荫，感受城市的
日新月异 ，成为别具一格的风
景 ，更为城市发展进程留下不
可磨灭的记忆 。 诚然 ，梧桐树
也有淘气的时候，那就是在四、五
月间，不时会抖落“毛毛雨”，给市
民带来不快，好在时间不长，加之
园林部门采取高压水枪喷射、深
度修剪等人工干预措施趋利避
害，行人多以宽容之心，接纳梧桐
的浪漫多情， 感念梧桐的默默坚
守。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园林绿
化多姿多彩，梧桐满城格局不在，
香樟、桂花、国槐、枇杷争先恐后
闪亮登场，兴安西路、大桥南路、
金州北路、 育才中路等等路段的
梧桐依然挺立初心不改， 任凭风
吹雨打，始终昂扬而上，展开粗壮
的臂膀，挥洒婀娜多姿的衣袖，编
织色彩斑斓的风景， 见证着秦巴
明珠园林之城日益亮丽， 为幸福
安康注入生机活力。

在朝阳之下，这绿油油的梯田里，庄稼、蔬菜
与果树、苗木、花卉五彩斑斓，争奇斗艳，展示出
白河县呈现给世人的特有景观。

众所周知， 安康因置身汉江上游的秦岭、巴
山之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闻名三秦
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位于安康南端，素有“秦头楚
尾”之称的白河县，近年大抓农旅融合，促使旅游
产业生机勃发，但其级别最高的 AAAA 景区，不
是月儿潭的水景、庙山寨的山景，也不是桥儿沟
的人文景观，而是仓上镇的“梯彩农园”！

沐浴着暖阳， 我登上高过千米的裴家寨，俯
视阔达六千多亩的天宝景区，只见一道道两人多
高的石坎子在山坡上画出了一条条色泽分明的
彩带，由不同植物组成的色块，正以其旺盛的活
力，长成了景区的主题词“大地艺术，七彩天宝。”

沿着贯通上下左右的机耕路，我们走进长达
两千米的第一道梯田，看到当年的石渣地经过十
几年的掺土、拌粪与拍打、深翻、耕种，已经变成
了黑油油的泥土。田里的小麦因有猪粪催生而茁
壮成长。留作种子的玉米棒挂在地头那排仓房的
檐下，以其金光闪闪的笑容喜迎八方游客。

旅游公路在梯田之间拐着慢弯，缠绕在山包
上的彩带如是彩色的波浪，在我的眼前自豪地展
现其诗情画意。 同车的导游向我介绍：这是轮作
耕种的六百亩油料作物， 它们有黄艳艳的油菜
花，有金灿灿的向日葵；这是三百亩有机菜园，四
季倒茬，每天都有时令蔬菜，眼下的萝卜、白菜等
十几个品种， 既能保障园区大量的餐桌供应，也
能满足游客的后备箱需求；这三百亩茶园育出的
天宝香茗，让“天宝贡茶”重振雄风；这三百亩果
园里不仅有春花、夏果，还有红彤彤的柿子、黄澄
澄的柑子；这八百亩苗木花卉，虽然谢了桃红李
白、紫薇之粉、樱花之艳，但晶亮的银杏、如玉的
白菊和大片的玉兰碧叶，依然诱得打卡者络绎不
绝。

这些宽不足十米，而石坎高达五米左右的梯
田，以其开山辟石的不易，向人们讲述着创业的
艰辛。

神笔马良绘制于坡地、 荒山上的这方美景，
是白河人于新世纪在山地上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早在 1973 年， 以李群欣书记为代表的白河县委
在深入调研后认为，要让人均不足六厘基本农田
的白河山民吃上饱饭，只能用开石山、砌石坎的
笨办法来兴修水平梯田！ 于是，21 万人民历经 21
年苦战，终于修成 23 万亩梯田，砌石坎 3.5 万公
里，相当于万里长城的三个半长。 1990 年白河县
在全省率先实现人均一亩基本农田的目标，山民
们终于因为“石坎坎，金碗碗”而告别饿肚子的历
史。 1991 年，国务院在白河召开“全国贫困山区
经济开发经验交流会”，扎实树起了白河这个“愚
公县”的典型形象。 此后，“领导苦抓，干部苦帮，
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不仅成了闻名全国的
“白河经验”，而且成了白河人二次创业的铮铮誓
言！

天宝梯彩农业园区，就是“再创业”白河实践
的喜人硕果。 2010 年 8 月，从天宝村走出去的创
业能人刘和兴，带着他的好搭档李自言、李自有
响应县委号召，重归天宝，用他们十几年打拼的
兴达建设集团积累，打响了开山建园战役。 2016
年 8 月，“大地艺术，梯彩天宝”景区盛大开园，人
们在此看到：这不仅是个种养加一体化、游购娱
全方位的农旅融合大景区，而且因了“山上建园
区，山下建社区”的“天宝模式”，为攻坚硬仗贡献
了一条宝贵的经验。

今天，我在这里的“三苦精神”教育基地欣喜
地看到，一批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
工到此参观学习，开展廉政、勤政、担当作为等主
题党日、团建活动；我在这里的研学基地、青少年
校外活动基地，看到了中学生在上劳技课，小学
生在上生物课；我还看到：绘画、摄影、写诗、作文
者将此作为创作基地，就连退伍军人，也以此作
为实训基地……这个农业园区，不仅以其四季实
景而开发出众多实用项目，而且以其强大的牵引
力带动了民宿群落、有机粮油、绿色茶果等周边
产业的勃然兴起。

今天，当它以“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园”“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及“国家旅游景区 AAAA”的金字
招牌面对世人时，我十分欣喜地看到：天宝，你是
人类敬献给苍天的瑰丽宝石！

天宝梯彩
李焕龙

满城梧桐今何在
鲁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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